
普 里什 文 的 思 想 史 意 义 

刘 文 飞 

内容提要 被视为 “大自然歌手”、“小品作家” 的普里什文，其 

创作也具有多面、深刻的思想内涵，本文试图对其 自然观、生态观、宗 

教观、美学观和世界观进行初步的梳理和归纳，以解读出普里什文文学 

遗产的思想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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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文化中的 “文学中心主义”现象由来已久，俄国文学家往往亦扮演思 

想家角色，在俄国思想史中，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和索尔仁尼琴等作家的 

影响和地位似乎无人能及。俄国作家的思想传统在 2O世纪依然继续，尽管作家 

的思想空间曾一度遭到压缩；即便在一些不以鸿篇巨制、深奥哲理取胜的作家 

处，亦储藏着某些思想矿脉。人们先前普遍认为，普里什文只是一位 “大 自然歌 

手”和 “抒情小品”作者，或一位儿童文学作家，虽然其读者甚众，但文化和 

思想层面的意义似乎不算重大。近些年来，随着普里什文的 Et记等过去未曾发表 

的文字逐渐面世，随着普里什文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普里什文的 

思想史意义。一篇题为 《思想家普里什文》的论文开头便这样写道，“如今，那 

种长期存在的关于米哈伊尔 ·普里什文仅为一位地理作家、动物画家、 ‘大自然 

歌手 ’、艺术特写作家的评价已经完全成为过去”①，而作为思想家的普里什文， 

其遗产及其价值理应得到更充分的发掘和整理。 

① C．C．CeMenoaa，“ H3Hb，rtpoaammaa ce6e IlyTb K BCqHOCTH·．．IlprimBHn-MblC．rIHTC／Ib”，in tte2toaeK，2000，No．6 

2001，No．1．后文出自同一作品的引文将随文标出该作首词和引文出处页码，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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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里什文的创作和思想中，他那种亲近 自然、天人合一的态度极具标志 

性，可被 视 为 俄 国人 典 型 自然 观之 典 型 体 现。所 谓 “亲人 般 的关 注 ” 

(pO~CTBeHHOe BHHMaHHe)，是他本人关于这一姿态的归纳，在我们看来，这一概 

念大致包含这么几层含义： 

首先是作家对自然的满怀深情。在普里什文的意识中，大自然就是他温暖的 

家，自然界的万物均为他的亲人，他乐于在 自然界中任何一个生物、任何一个现 

象之前冠以物主代词 “我的”。他在 《大地的眼睛》中的 《我母亲的梦》一节里 

写到：自然就像他亲爱的母亲，离去的母亲化作自然，自然像母亲一样时刻关爱 

他，他也像眷恋母亲一样时刻眷恋着自然。① 

其次，这强调一种与自然 “共同创作”的方式。在普里什文看来，大自然 

和人一样是有生命的，不仅动物和植物有生命 ，甚至连自然中的每一个存在和每 
一 个现象都有生命。普里什文认为，具有思考能力的不仅有人，还有各种各样的 

生物，甚至连沼泽也在 “按自己的方式思考”，沼泽里的小鸟姬鹬 “大小如麻雀， 

喙却很长，在它那若有所思的黑眼睛中，也含有所有沼泽欲回忆点什么的永恒、枉 

然的一致企图”(Co6panue：1：13)。在大 自然中，普里什文 “学会了去理解每一 

朵小花在谈到自己时那种动人的简朴：每一朵小花都是一轮小太阳，都在叙述阳光 

和大地相会的历史” (Co6panue：4：13)。他永远以平等的态度看待 自然，因此， 

他才能遵从自然的 “口授”，根据四季的更替来安排自己的作品结构，将自己的作 

品当成 “大自然的日历”，他时时处处感受 “大自然的智慧”，在自然中领悟生活 

的真谛。对于普里什文来说，自然就是他硕大的书房，是他创作灵感的源泉。另一 

方面，自然本身也存在巨大的创作潜力，小到一朵小花的花开花落，大到宇宙的形 

成演变，都是一种富有生命力的创造过程。将自然万物都看成一个生机勃勃的创造 

过程，普里什文因此才希望通过自己的感悟和写作使 “人的创作”和 “自然的创 

作”相互呼应，让这两种创作相互结合。 

最后，普里什文之写自然，其实同时也是写人，或日最终还是写人。普里什 

文过于热衷自然，这使其创作曾引起非议，其中最著名、亦最让普里什文耿耿于 

① M．M．glp~mBvm，c0印洲“e c州“HeH诚 B 8mO~O．X，MoCxBa，1982—1986，T．7，c124．后文出自同一作品的引文 

将随文标出该作首词和引文出处、卷数和页码，不再另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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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的两个意见分别出自吉比乌斯和普拉东诺夫，前者指责他的文字 “缺乏人性” 

(6ecqeBoBeqHOCTb)，后者将他的创作贬为 “自然哲学” (HaWpoqbvmocoqbmq)。 

如今看来，将普里什文创作中的 “自然”与 “人”相对立，实为对普里什文思 

想的一大误解 ，因为他的所作所为以及他的终极目的，均欲在将自然当作 “人的 

镜子”(Co@auue：7：334)。他在 《跟随魔力面包》 中写道：“研究作为自然的 

民间生活形态，也就是在研究全人类的灵魂。” (Co@auue：1：11)他又说，他 

的 “现实主义”就是 “在 自然的形象中看到人的心灵” (Co@auue：7：179)， 

“让 自然替艺术家说话”(Co@anue：7：242～243)。研究 自在的自然，目的就在 

于研究人，正如帕乌斯托夫斯基所言：“普里什文面对 自然的伟大的爱，源 自他 

对人的爱。他的每一本书都充满对人的亲人般关注，也充满对这个人生活、劳作 

其上的那片土地的亲人般关注。因此，普里什文的文化，可以被定义为人与人之 

间的亲缘关系。”①普里什文说：“今天我感受的是 自然界生命的整体，无需知道 

单个的名称。我感到同所有这些能飞、善游、会跑的生物都有着血缘关系。每个 

生命都在我心中留有记忆的底片，数百万年后才骤然从我的血液中浮出：只要看 

看，就会明白，这一切都曾是我生命中的存在。⋯⋯我们和整个世界都有着血脉 

亲缘，如今我们正凭借亲人般关注的力量恢复这种关联，并藉此在别样生活的人 

中，甚至在动物和植物中，发现属于自己的东西。”(Co@auue：3：195)有论者 

将普里什文这一自然观称为与大自然的 “共存共生，休戚与共”(CO一6blTrle，CO一 

~HTHe，CO。yqacTHe)②。与 自然融为一体，天地人和谐共生，这是普里什文创作 

的动机和内涵，也是其自然观的特征和核心。 

将普里什文的创作与 “生态批评”理论作一个比照，我们不难发现，普里 

什文可以被称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思想的先驱之一。 

“生态学”概念由德国生物学家海克尔于 1866年提出，“生态文学”在 20世 

纪中期才成气候，而 “文学生态学”(Literary Ecology)和 “生态批评” (Eeocfiti- 

cism)的概念则迟至20世纪70年代方才确立。美国作家雷切尔 ·卡森的 《寂静 

的春天》 (1962)被视为世界范围内生态文学的奠基之作，但将普里什文 2O世 

① M．M．I~pHmBHH，Co6t)auue COgUHeNuf~8 6 0M ，MOCKBa，1956—1957，卷首页。 

② B．且．Kyp6aTOB，Muxaun力_p“ⅢB“H，MOCKBa，1986，C 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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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二三十年代的一些著作如 《人参》、《灰猫头鹰》等与 《寂静的春天》作一对 

比，可以发现两者间有许多相通的思想。普里什文虽然没有对使用杀虫剂等破坏 

自然的具体方式提出激烈抨击，但其作品包含的善待 自然、敬畏生物的思想和情 

感却是非常明显的。普里什文晚年的 《大地的眼睛》等作品更是充满预言家式 

的生态观念和环保思想，即便这部在他死后才面世的遗作，亦比 《寂静的春天》 

早问世了近十年。作这样的比较，决不是为了贬低卡森等人对世界生态文学和环 

境保护运动所作出的杰出贡献，而仅仅为了说明，普里什文对于自然的态度和关 

于自然的思考也具有某种预言性质。更令人惊奇的是，普里什文进行这些思考的 

时空环境，又恰好是那个主张征服自然、强调人定胜天的2O世纪中期的苏联 

社会 。 

普里什文的生态和环保思想并不仅仅体现在他的作品中，他还是一位身体力 

行的自然保护活动家。他的作品 《鹤乡》就记录下他的一段环保努力。在那片 

“鹤的故乡”，是排干沼泽发展生产，还是保持沼泽的生态原貌，不去惊扰鸟类 

的生活，这一抉择在普里什文处也曾是难题。从那些笔记中不难看出，普里什文 

起初对于排干沼泽持支持态度，因为这能为当地百姓的生活和劳动提供便利。但 

在他发现这里的沼泽里生长着一种古老的藻类 “克劳多弗拉”之后，他改变看 

法，认为应该保持原有生态。为此，他在 1928年 7月8日的 《消息报》上发表 

题为 《论自然保护事宜》的文章，呼吁保护濒危藻类。普里什文因此遭到来自 

两个方面的误解：领导层认为他作为一位守旧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改善普通百姓 

的生活；当地百姓认为他是 “为了自己享乐而替湖水说情” (指他想留住打猎的 

地方)，同时也 “为了让上面来的各级委员能继续在湖里打野鸭”。他曾遭到当 

地农民威胁，一些人甚至扬言要杀死他。这不禁让普里什文感叹：“我为克劳多 

弗拉水藻而奔波的全部旅程，如同堂吉诃德的旅行。”不过，普里什文的努力最 

终有了结果，几年之后，普里什文又以相同的题目在 《消息报》发文 (1934年 

11月 11日)，通报那片沼泽终于被划为保护区。或许正是由于这一事件，普里 

什文于 1947年被推举为全俄保护 自然协会莫斯科分会主席。 

普里什文在担任该协会主席后发表的 《保护 自然》一文是其环保观和生态 

观的集中体现。他站在自然的立场以充满同情的口吻写道：“实际上，我们的大 

自然中充满为存在而进行的斗争，要与死亡天使斗争，与病菌、细菌和各种病毒 

斗争，与长翅膀的、四条腿的和两条腿的敌人斗争。我们的大 自然充满敌人，可 

这些人却在因为 ‘保护自然’这几个字眼而欣喜。显而易见，这个对人充满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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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的自然，与那个我们想要保护的自然，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相互对立的概念。 

当部长议会开始谈到自然保护问题时，大家很自然地都会理解为，这个 自然就是 

苏联经济的原材料，就是某种地质宝藏，就是由海洋、土地和太阳构成的宝库。 
⋯ ⋯ 人们要为文明的花园和公园取代野生的自然而哭泣，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 

我们此刻谈的是另一种哭泣 ：我们要哭泣的，就是人自身对于由海洋、土地和太 

阳构成的宝库之丰富性的非文明态度。”(Co@anue：5：434，425)。 

在这篇不长的文章中，除了善待自然、保护环境的一般观点之外，普里什文 

的另外两个思想也很独特、超前：其一是城市 (指莫斯科)之 “自然”的保护； 

其二是保护自然事业自身所具有的教育意义。将这两项任务结合在一起 ，普里什 

文进而指出：“儿童心灵的健康在很大程度就取决于孩子们与动物和植物的合理 

交往。孩子们 自己去帮助动植物生长，这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毫无疑问， 

在莫斯科，自然保护的首要对象，应该就是儿童的生理和精神健康”。 “我们应 

该对自然保护事业持一种特殊观点。在我们这里的条件下从事 自然保护事业，我 

们就不仅要关注各种外在的财富，而且还要关注人本身，关注人的身体健康和心 

灵健康这样一些财富。在我们的自然保护事业中，我们将把这一理想的自然理解 

为确保我们后代心灵健康的一个健康前提”。 “明确了这一点，我们就应该在莫 

斯科市和莫斯科州组织相应的自然保护事业：在这一方面，我们应当将其推上首 

位的并非经济学家和生物学家，而是教育学家，是那些能够把青年引向自然保护 

事业的享有威望的组织者。少先队和共青团组织应该转向自然保护事业，我们州 

的每所中小学里都应该建起自然保护小组，每个区都应该成立分会，让我们的青 

年人开展广泛的自主活动，他们最终不仅一定能让歌唱的鸟儿飞回莫斯科，而且 

或许能把这座故乡城变成一座大花园。这样一来，自然与人、树木与城市之间持 

续了许多个世纪的斗争也将以和平而告结束”(Co@axue：5：427—430)。 

普里什文虽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系统的生态学著作 ，但在世界生态文学和 

生态思想的发展历史中，他无疑应该占据重要一席。 

普里什文创作中的宗教因素或日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是近些年问 “普里什文 

学”(rIpHmBHHOBe~eHHe)中广泛探讨的话题。受苏联解体后俄国社会宗教化思 

潮之影响，人们对 “普里什文与宗教”这一问题的谈论似乎过于热烈，但这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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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使人们关注到了普里什文创作和思想中之前涉猎较少的宗教侧面。 

在普里什文一生中，其宗教观先后受到几位女性的影响。第一位是他的母 

亲。普里什文的母亲玛丽娅 ·伊万诺夫娜是一位IEt；~L仪教派信徒，她身上那种像 
一 切俄国旧礼仪派教徒一样既虔诚信奉东正教、却又对官方教会及其礼仪持有怀 

疑和警惕的态度，在普里什文身上留下一定痕迹。普里什文第一次北方之行时关 

注的重点之一，就是北方地区俄国分裂教派的信仰和生活，后来的第三部特写 

《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更是专门诉诸这一主题。普里什文对IH#L仪教派的一贯 

关注，也许与她母亲的信仰不无关系。第二位女性是普里什文第一个妻子叶夫罗 

西尼娅 ·帕夫洛夫娜，后者是一位虔诚教徒，始终遵循严格的宗教礼仪，前往教 

堂作礼拜，对于普里什文的漠视教会礼仪，她时常表达不满和不屑。①第三位女 

性是作家罗扎诺夫的女儿，普里什文居住在谢尔吉耶夫 (扎戈尔斯克)期间， 

与同样居住在这里的罗扎诺夫女儿塔吉雅娜 ·瓦西里耶夫娜 ·罗扎诺娃交往甚 

密，两人经常就宗教问题展开讨论 ，甚至发生碰撞。最后一位对普里什文产生宗 

教影响的女性是他晚年的妻子瓦列里娅 ·德米特里耶夫娜，在他们两人持续十几 

年的共同生活中，瓦列里娅 ·德米特里耶夫娜强烈的宗教精神对晚年普里什文的 

思想产生很大影响，普里什文晚年作品和日记中越来越虔敬的感受、越来越沉静 

的思考，或许就是这种影响的一个体现。需要指出的是，他们夫妇对宗教问题的 

思考，是在一个无神论甚嚣尘上的时代和社会环境中展开的。 

在20世纪初的彼得堡，普里什文曾对神秘教徒的信仰和宗教生活很着迷， 

与彼得堡的神秘教派多有接触。在俄国宗教史中，正统教会和所谓分裂教派的对 

峙和斗争由来已久，自 17世纪中期在大司祭阿瓦库姆与大牧首尼康之间爆发 

“大分裂”之后，形形色色的IH#L仪派一直存在于民间，处于地下秘密状态，且 

势力和影响力都始终非常强大。到了白银时代，沙皇政府和官方教会对非正统宗 

教势力的打压有所放松，还在 1908年颁布 《宗教信仰自由法》，于是，各种神秘 

教派纷纷浮出水面，其 “神秘”的宗教理念、信仰方式乃至仪式，均引起当时 

俄国知识界广泛关注，这一时期的许多作家都在作品中对其作过描写。② 

由于普里什文在当时给他带来名声的三部特写 《鸟儿不惊的地方》、《跟随 

魔力面包》和 《在无形之城的城墙下》 中无一例外地都写到旧礼仪派教徒的生 

① 普里什文在 1928年 1月 15 El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叶夫罗西尼娅 ·帕夫洛夫娜和我一起生活了25年，却始终 

认为我是一个 ‘不信教的人 ’，因为在她看来 ，只有坚持参加宗教仪式的人才能被称为信徒。” 

② 在这类作品中，普里什文对别雷的 《银鸽》最为推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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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因此，在当时的彼得堡文学界，在梅列 日科夫斯基夫妇的宗教哲学学会中， 

普里什文被公认为一位神秘教派 “专家”。普里什文也很为自己的这个角色而得 

意，于是更加热心地接触神秘教徒，许多鞭笞教派人士是他家的常客，他与彼得 

堡神秘教派领袖之一列格科倍托夫来往甚密，还曾把神秘教徒领到沙龙中与彼得 

堡文人见面。在这一时期，他受列米佐夫影响最甚，后者对神秘教派和宗教神秘 

主义的热衷和倡导，无疑也会让普里什文在这一方面更为用心。这一时期出版的 

两部文集 《陈旧的故事》和 《五花八门集》，其内容就大多是神秘派教徒之生活 

的反映。所谓的 “神秘教派主题”(CeKTaHCTCKa~TeMa)，从此便成了普里什文的 

创作母题之一。在彼得堡，普里什文与神秘教派的这种密切关系持续了两年多， 

这自然会对普里什文的创作产生某种影响，“无论普里什文的心理多么健康，与 

神秘教徒们的交往，对神秘教派世界观的着迷，在他那里还是不可能不留下任何 

痕迹 ，这对其世界观和风格的影响，要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为强烈”①。 

在普里什文生活于谢尔吉耶夫镇期间，小镇浓厚的宗教氛围也肯定会对他的宗 

教体验产生影响。这个小镇在俄国无人不知，因为著名的圣三一谢尔吉修道院就坐 

落在这里。在普里什文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第一次如此近距离地住在一座修道院 

旁，更何况，这座修道院又是无数俄国东正教徒心 目中的圣地。与两位 “宗教女 

性”终日相处，与圣三一修道院每天相见，这想必会加深、强化普里什文在宗教方 

面的思考。 

然而，在了解了普里什文的 “宗教”背景之后，我们再来整体地把握他的 

创作，却又似乎感觉不到过于强烈的宗教感。他对自然的崇敬，无疑具有宗教性 

质、带有宗教情感，但这种 “自然崇拜”中却含有某种泛神论色彩；在倡导无 

神论的苏维埃时期，他却始终是个东正教徒，但这个姿态与其说是殉道式的，不 

如说是审美意义上的。普里什文创作的发现者伊万诺夫一拉祖姆尼克在 《伟大的 

牧神》一文中关于普里什文如此写道 ：“他对这庄严的教堂礼拜并不感兴趣，对 

他而言，大自然中每天 日出时分都要进行 的那种礼拜或许更易理解，更为亲 

近。”② 或许可以这样说，在解读普里什文的宗教观时我们也不应忘记：大 自然 

就是他心目中的神，文学就是他的信仰。 

① A．H．BapnaMOB， “Ⅲ8“H，MOCKBa，2008，c．140． 

② P．B．HBaHOB-Pa3yMHHK，Taopnecmeo “ rpumuxa．Cmambu xpumu,tecxue，1908 — 1922，Im Werden Verlag 

Munchen，2007，c．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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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在对诗意源头的找寻中，我曾长久地将诗人的这种心灵状态称为亲人般的 

关注。但是，探究了这种关注的实质，并希望把这种关注与意识、意志、个性结 

合在一起，这时，我就开始称其为一种行为方式了。”(Co@artue：7：265)普里 

什文在 《大地的眼睛》中写下这段话，把他的 “亲人般的关注”和 “艺术是一 

种行为方式”这两个概念联系了起来。所谓 “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I,tCCKyCTBO 

KaK o6pa3 rtoBe~eI-iHg)，可视为普里什文之文学观和美学观的最重要表述。同样 

是在 《大地的眼睛》中，有一节题为 《诗歌》 的文字对这一概念作了更充分的 

说明：“我奉献给人们的诗歌，是我善良行为的结果，我的善良行为就是对我的 

母亲和其他一些俄罗斯好人的记忆。我完全不是一名文学家，我的文学只是我的 

行为方式。⋯⋯也许，我们称之为 ‘诗歌’的东西，就是我们个人那种释放创 

作力的行为方式。”(Co6pattue：7：106) 

在其他许多场合，普里什文以不同的方式反复重申过这个意思，他甚至打算 

写一本题为 《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的书，作为自己整个创作之总结。普里什 

文的这一命题大致有这么几重意思： 

首先，他在强调文学和艺术应该像生活本身一样朴实和真实。普里什文的文 

字总给人一种很平实、很亲切的感觉，让人觉得其作者是一个善良的老者，这也 

许因为普里什文初次发表作品时的确已是一位中年人 ，但更主要的原因也许还在 

于普里什文朴实的文风。普里什文的作品，无论是自然主题的随笔，还是自传小 

说、猎人故事或儿童文学，甚至日记，都以探究自然和生活中的真为唯一 目标。 

就此而言，普里什文 “基本是一个道德家”①，这也是使普里什文的创作与俄国 

文学总的传统联系在一起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普里什文又与他非常敬重的托 

尔斯泰那样的道德作家不同，他自一开始就没有训诫、教导的姿态，不是传教士 

和说教者，作为作家的他只是不停地展示、启迪、感染和熏陶，而从不训诫、教 

导、强令或喝断。他用准确、细腻的语言充满爱意地描绘出一部壮观的 “自然史 

诗”，但这部巨著中通常却没有什么奇迹，没有什么悬念，甚至没有爱情纠葛， 

① 马克·斯洛宁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浦立民、刘峰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3年，第112页。马克 ·斯洛尼 

姆 (Mark Slonim，1884—1976)，美 国著名俄国文学研究者，其著作 《苏维埃俄罗斯 文学》 (Soviet Russian Litera— 

ture．Writers andProblerr~．1917—1977)一书在中国流传很广，但不知何故，其姓氏却被一直被误译为 “斯洛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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朴实得如同大自然本身，平淡而又纯净得如同水和空气。 

其次，他倡导艺术和生活的相互统一。普里什文说过这样一句名言：“像生 

活一样写作。”(Co6panue：1：6)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句 ：他一直在像写作一样 

生活。对于普里什文来说 ，创作和生活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是密不可分的整 

体。最后，与此相关，“艺术是一种行为方式”，这其实是普里什文提出的一种 

人生态度。斯洛尼姆在谈到普里什文时指出：“他的生活方式同他的信念是和谐 
一 致的。”①普里什文曾套用笛卡尔的名言说：“我写，故我在。”他用一生的创 

作来证明他对自然和人生的态度，同时，他又用自己一生的实际生活来佐证他在 

其作品中提出的理念。 

五 

大约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 ，普里什文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这一思想体系 

的核心，就是 “万物统一”(Bcee~HHCTBO)的思想。这种统一可以是不同层面上 

的，比如人与 自然的统一，即前文分析过的 “亲人般的关注”概念；比如 自然 

与文化的统一，即自然的存在与人类的意志之间的统一，存在的一切与人的创造 

之间的统一。为了说明这一世界观的内涵，我们在此引用 《思想家普里什文》 

的作者的两段归纳： 

作为一位思想家，普里什文演绎了一种统一、完整的世界观，一种统一 

的哲学信仰，这一哲学信仰体现在他经常思考的那些问题之中，如 自然与 

人、存在之 “活的整体”、进化链的亲合关系、世界的递升发展、生活的创 

造和 “未曾有过的一切”之创造、“亲人般的关注”、像对待 自己一样对待 

他人、恶向善的转化、“欣悦”、个性和不朽等等。()KH~Hb：135) 

普里什文世界观的关键词始终是 “生命的创造”⋯⋯这或是指大 自然 

中不断进行的创造，人 自身的创造⋯⋯作为自然、作为符合人的利益的各种 

物质之组织的人的创作，或者用费奥多罗夫的话来说，就是大 自然 “将意志 

和理性引入 自身”的调节。普里什文这些年间表达出的一个最重要思想，与 

俄国宇宙哲学的生物圈直觉论很接近，即所有这些创造潮流相互统一的思 

① 马克 ·斯洛宁 《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第 11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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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即自然之存在的创造过程、人类的意识、个性的引导意志这三者的相一 

致，换一种说法，也就是文化和自然相互综合的思想⋯⋯如果说，俄国宗教 

思想界提出了神人的思想，神的激情与人的激情在拯救世界之事业中相互作 

用的思想，即神与人共同创造 (6oroIIe_710BeKocoTBopIIecTBo)的思想，那么， 

普里什文则在 2O年代末、30年代初提出了一个 自然与人共同创造 (npw— 

poⅡoIIe．7IoBeKocoTBopqecTBo) 的方案o ()KI-f3HB： 169) 

人与自然 “亲密共处”的理想，原本就是贯穿着普里什文整个创作的基本 

主题。在普里什文关于人与自然之关系的理解中，有两个非常重要、但似乎还没 

有受到人们足够重视的特点：首先，就是普里什文对这两者之间某种 “互动” 

关系的强调。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不仅仅是物质意义上的，同时也 

是精神层面上的。人不仅是 “自然之子”或 “自然之王”，同时也是 “自然的灵 

魂”，没有人的自然，就像是没有人居住的房子，同样，疏远自然的人就是一个 

流离失所 的无家可归者 ：“人活在大地上绝不是为了 自身，而是为了统一。” 

(Co6panue：8：244)重要的是，在断定 “一切皆在一切之中” (Bee BO BCeM) 

的同时，普里什文更为强调的似乎是人与自然之间、人与一切之间热烈的 “对 

话”关系，没有人的自然就不成其为自然，同样，脱离 自然的人也不成其为人， 

因此，恢复人的 自然属性，就如同发掘 自然中的人性一样，都成了普里什： 关 

注、思考和追求的重点。 

其次，则是普里什文在解读人与自然之关系时所体现出的某种神秘性。俄国 

文学和文化中向来存有对于大自然的崇拜，“母亲大地”、“母亲河”之类的称谓 

在一定程度上或许就是俄罗斯人内心的泛神论情结之体现。面对大自然，普里什 

文往往怀有敬畏之心，觉得其中包含无尽秘密，面对茫茫自然，人就是一粒 “林 

中水滴”，而这滴水珠只有融人到自然这一 “神的肉体”中去，才能实现生命， 

甚至赢得不朽。这样一来，人通过自身的创造，借助与万物融为一体，最终能获 

得宗教意义上的复活。普里什文说过：“要意识到造物主在创造世界时的完整和 

统一，意识到自己和一切生者与死者的联系。”(Co6panue：8：215) 

普里什文的 “万物统一”思想显然受到两位俄国思想家的影响，一位是俄 

国宗教思想家费奥多罗夫，一位是俄国科学思想家维尔纳茨基。费奥多罗夫的 

“父辈复活”学说和 “共同事业哲学”( 姗oco H且o6mero且eJIa)理论均对普里 

什文产生过较大影响，在普里什文 《恶老头的锁链》的手稿里，第六环的标题 
· ，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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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就叫 《父辈的复活》。普里什文的 “亲人般的关注”概念，其实就直接源自 

费奥多罗夫，后者曾用 “亲人关系” (pO~CTBeHHOCTb)来指 “人的世界统一 

感”。而维尔纳茨基的 《生物圈》一书在 1926年出版后不久，其理论便引起普 

里什文的热情关注和强烈共鸣，据普里什文夫人回忆：“比如在 1937年，普里什 

文就着迷地阅读过杰出的苏联地球化学家维尔纳茨基的书。他读着这本书，‘就 

像童年时阅读惊险小说’。普里什文在这些天的 日记中，将人的创造的实质定义 

为这样一种能力，即 ‘不仅具有人的时间感 ，还要具有星球的时间感 ’。”① 维尔 

纳茨基以其宏大的哲学气魄和严密的科学思维，论证了整个地球生命都是一个相 

互依存的生物圈，是一个有机的统一体。 

正是在维尔纳茨基这里，普里什文为 自己的 “万物统一论”找到了科学根 

据。两位大思想家，一位以科学和理性的精神解读世界，一位从宗教和信仰的角 

度观察生命，而普里什文则综合地继承了他们的学说，并将其落实在自己的创作 

和思考中。 

费奥多罗夫 和维尔 纳茨基 又一 同被视 为 “俄 国宇 宙哲学 ” (pyCCKH~ 

KOCMH3M)的代表人物，这一学说是一个集哲学、文学和 自然科学为一体的关于 

宇宙的认识论，它认为宇宙是一个遵循同一规律发展的大系统，地球是其中平等 

的一员；而在地球上，同样，每一种生物都遵循共同的发展规律生存并进化。作 

为他们两人思想的继承者，普里什文也被视为俄国宇宙论哲学家之一，因为在他 

的作品中，“细节的精雕细刻，以局部代替整体的举一反三手法的运用 ，造成这 

样的效果 ：通过微观世界的现象来反映整个的宏观世界”，正所谓 “从显微镜到 

望远镜”。(Co@auue：1：12)普里什文自己也说过，“我关注的都是些细枝末 

节”，但从中却可以 “得到一幅星球运动的图画”。(Co@auue：3：519)普里什 

文的生物平等思想、自然与人同一的意识和 “万物统一论”，无疑都为俄国宇宙 

哲学注入了新的内涵。 

．． 

／＼ 

阅读普里什文2O世纪 3O年代之后的日记，可以发现他对许多思想和学说都 

曾给予持续的关注，他与之展开热烈对话的理论就有：罗扎诺夫的性别学说、梅 

① ， “ 8“H“cospe~otnocmb，MOCKBa，1978，c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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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 日科夫斯基的寻神论、弗拉基米尔 ·索洛维约夫的历史哲学、费奥多罗夫的共 

同事业哲学、柏格森的生命冲动学说、詹姆斯的意识流、施蒂纳的个性实现论、 

尼采的超人论、维尔纳茨基的生物圈学说以及俄国形式主义文论等等。回顾一下 

普里什文的经历，再 回忆一下他的文字，不难感觉到，与同时代的俄语作家相 

比，普里什文的确很富有 “理性”和 “思想”，他甚至被人视为 “地道的天生思 

想家”( H3Hb：135)。 

普里什文去世之后，他的遗孀瓦列里娅 ·德米特里耶夫娜曾在一篇文章中专 

门探讨过普里什文创作中 “艺术”和 “科学”的关系，这篇题为 《观察世界的 

艺术》的文章，其副标题即 《从科学到艺术》。瓦列里娅 ·德米特里耶夫娜指 

出，普里什文 “是从科学走进艺术的”，他在莱比锡大学学习时读的是哲学系， 

他也的确听过许多哲学课 ，回国之后他当过农艺师，写过农学著作，这样的学术 

背景不可能不对他的艺术产生影响，因此，“可以不夸张地说，普里什文全部的 

文学工作，要么是认知生活的科学方式和诗歌方式这两者的对比，要么就是这两 

者的结合”①。她将 “科学”和 “艺术”喻作人观察世界的两只眼睛，将普里什 

文的创作归纳为 “概念的诗歌”(HO33HH HOHffTHH)，认为普里什文创作的意义 

就在于 “科学”和 “艺术”这两者的结合以及这种结合所赋予其创作的思想力 

量。高尔基 1926年曾致信 《文学报》，热情推介普里什文，就是因为他在后者的 

创作中发现了 “诗歌”与 “知识”的结合： “这也就是在我看来最有价值的东 

西，因为我将此当作诗歌和知识这两者出色的、和谐的结合，只 一个热爱知 

识、充满爱意的人才能实现这样的结合。这是一种罕见的、令人羡慕的结合；我 

过去和现在都没有见过这样的文学家，他能如此出色地、充满爱意地、精确细腻 

地明白他所表现的一切。”② 

与普里什文所表达的思想相比，其思想的表达方式似乎更为独特。有人指 

出，他的手法就是 “富有艺术性的、看得见的思想形象”③，也就是说，他的思 

想是形象化的思想，他喜欢借助生动、具体的形象来阐释自己的思想，他是一位 

用形象或意象来展开思想、演绎思想的思想家。还有论者指出，普里什文的思想 

更像是一种 “心灵的思想” (~H3Hb：135)，普里什文曾告诫 自己：“要避免没 

有心灵参与的思想。”这就是说，普里什文的思想是大脑和心灵共同作用的结果。 

① 仃pUUl6UH U cospeMeltHocmb，c．30． 

② M．MnprluIBHrl，Co6panue c。q“HeH“ 8 6 moMax，TOM 4，卷首页。 

③ H．A．Mepxypr~eBa，MⅧ M rtpuu~sun：Onmonoeua aceeOuncmsa，Open，2006，c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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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朴素的思想 ，是在具体生活层面上展开的思想：“普里什文的思想与生 

活一同增长，与生活天衣无缝地交织在一起；思想在生活，生活也在思想，生活 

经历流入书籍，在书中获得 自我意识，安顿了下来。”① 普里什文最常见的文体 

是 日记体随笔，这些文字短小精悍，而这种充满睿智警句的短文，正是自法国启 

蒙主义作家以来的欧洲思想家们最偏爱的体裁之一，普里什文在恰达耶夫、赫尔 

岑等人之后，在俄语文学中再次尝试并发展了 “格言散文”这一文体。总之， 

充满 “看得见的思想形象”和 “心灵的思想”的 “格言体散文”，这便是普里什 

文独特的思想表述形式。 

普里什文的思想似乎并不十分复杂艰深，然而，它却显得十分博大，天然浑 

成，这是一种既温情又理性、既科学又人文的大思想。更需要指出的是，在当下 

的普里什文研究中，我们才刚刚开始揭示作为一位深刻思想家的普里什文，普里 

什文的思想遗产及其思想史意义，还有待我们去作更深入的考察和理解。 

[作者简介] 刘文飞，男，1959年生，文学博士，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 

究所研究员，哈尔滨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俄罗斯文学和俄国侨民 

文学，近年间与本文论题相关的主要研究成果有专著 《插图本俄国文学史》 (北 

京大学出版社，2010年)、编著 《普里什文文集》 (5卷本，长江文艺出版社， 

2005年)、译著 《大自然的日历》 (与潘安荣、杨怀玉合译，四川文艺出版社， 

2010年)等。 

① B．Ⅱ．Kyp6aroB，Mu．xaun ripUUgOUH，c 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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